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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桥经济驶入快车道

痛客痛客，，为为创新创业寻路创新创业寻路
郑志军郑志军//文文 孙韬孙韬//摄影摄影

5月 29日，首届“痛客”大赛暨社会共
治·企业信用痛点主题大赛将在贵阳举行总决
赛，经过3轮筛选之后，闯出来的10位“痛
客”分别与2个“创客”组队，举行终极一
战。台下看着他们的，有资本，更有百姓。

考虑到还有人不了解这一赛事，再次简
单普及一下。我们生活与生产中面临的需要
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难题，是一种需求，有一
定普遍性的需求就是痛点，把痛点说出来的
人是“痛客”。看到痛点之后站出来说“我能
解决”，并通过商业计划书证明自己确实有能
力解决的人叫“创客”。“痛客”和“创客”
匹配成一个个团队，出来路演，告诉投资者
和专家们，这个投资值得干，有“钱途”，这
就是总决赛的格式。

从3月份启动至今，大赛的社会反响积
极，因为它符合社会实际。经济新常态让人
期盼新鲜血液，创新、创业的平民化让人看
到时代机会，而“痛客大赛”把社会价值与
经济价值相结合、把空前的创造力与真实的
社会需求对接、把演习式的比赛和实体的平
台相连的机制设计，踏踏实实地回应了时代
诉求。

它的号召力还很大程度来源于其进一步
细化了社会分工，“让无力者有力”，让每一
个人都离创新、创业更近一步。

而提出这一创造性的想法的，是贵阳，
这个曾经被视为创新、创业边缘地带的西部
城市。

有很多问题，值得进行逻辑化的思考。

无痛点，不创新
贵阳究竟在做一件什么事？我们从概念说起。

当前已被广泛接受的“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历史地看，它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就资源调

动能力而言，即一个创业者、创新者必须同时是个多面手，

至少五面：

第一面，要有好点子，能想出好主意；第二面，要有资

金，或者能找到资金；第三面，要能看到和把握商机，熟悉

并善于运用商业规则；第四面，要谙熟经营管理，有能力理

性高效地进行生产组织；第五面，最好有广泛而深厚的人

脉，以及持续的人脉开拓能力。

一般认为，这是经济意义上的创新、创业所必备的一个

“素质包”。

你会发现，终其一生，只能积累起“素质包”里的某几

个要求，依靠合作才有可能成功。而这才是典型意义上的

“大众”、“万众”。过去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互相找到对方、

实现“素质包”的联合很难，所以人们说，“命里无时莫强

求”。而在“互联网+”时代，交易成本大降，五个面“碰

面”的机会大增，于是乎“野百合也有春天”，“双创”的时

代来临。

人们对机会很敏感，当概念提示了时代变化的时候，大

众、万众其实已经进入创业和创新的角色。

在继续深究“素质包”各环节的基础上，贵阳市政府提

出了“痛客”这一新概念，把人的天赋以及所掌握的资源在

社会创新、创业中的作用进一步细化，而且旗帜鲜明地强调

“想法”的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提出“痛客”概念，就是要让痛点更有效地与“创新、

创业”结合，本身也是通过引导两创的创新做法。

让“创新、创业”看起来越平民化，越不那么高不可

攀，有参与欲的人们才能更自信，更勇于付诸行动。

痛，就是要“接地气”痛，就是要“接地气”
“痛客”虽然还不是一种社会职业，但它

已经具备了某种社会分工的属性。
说到社会分工，朗朗上口的是“三次社

会大分工”。第一次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
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前面两次都
给商品交换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所以第三次
就是产生了一个不事生产、专门从事交换的
商人阶级。在另一个层次上同时发生的，是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

分工当然是好事，专业、效率，为物质
和精神的丰富提供了基础。

不过，用历史眼光看待它，我们会发现
一个问题：社会分工的演进，其实是一部分
人离生产越来越远的过程。离得太远，就会

“不接地气”。
如果今天的创新、创业“不接地气”，结

果就是满怀热情地创造出一些社会不需要的
东西来，这就难免失败。

创新、创业离不开运气，但运气太虚
幻，碰运气的成本太高，难道就没有一个有
效的解决办法了吗？

作为回答，2016年春天，“痛客”粉墨登
场。“痛客”，是身处其中的人，切身感觉到
痛点的人，有真实需求而且这一需求有广泛
代表性的人。

大赛收到了2700多个痛点，来看其中的
一个。参赛的“痛客”之一、鼎木清源 （北
京）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石木旺提出，电动
汽车要解决“无线充电”配套问题，这能让
车主得到大幅解放，也能让电动汽车更快推
广。在电子设备普及的今天，如果无线充电
能够在电子产品领域全面实现，不亚于从固
定电话到无线电话的飞跃。

这样有代表性的痛点如能真正获得商业
化解决，创业还会亏掉裤子吗？

在过去，普通人“痛”了，呻吟几声了
事，而今天，则可以要求止痛。按“首届中
国痛客大赛”评委、著名投资人熊晓鸽的话
说，“痛”过还要“爽”，不但解决问题，还
要解决得让人很舒服。

要发掘普遍的痛点，就要方便那些真正
“痛”的人说出来，把个人之“痛”公共
化 。 于 是 贵 阳 市 便 设 立 了 一 个 “ 痛 客 平
台”，让公共化变得简单，后台只需要一个
简单的统计步骤，就知道哪方面的痛点最具
普遍性。

还有一个问题，要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
上来问：“痛”是“痛”，我凭什么要说出来？

没错，提交痛点再方便，花的时间再
少，但还是有成本，它毕竟不像家里电路坏
了那样具有迫切性，解决效果那么立竿见影。

“痛客平台”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赋予

痛点以经济价值。它的背后连接着一个产业
园区实体——痛客梦工厂，用来把有社会价
值和经济价值的痛点转化为商业模式。这次
大赛是一次演习，优秀的“痛客”们得到的
是奖金。

当社会痛点可以带来经济收益，“痛客”
的出现，就是社会分工上的一种创造。其创
造性在于，它是人类第一次直接用经济兑现
的形式肯定了思想上灵犀一闪的价值。

痛客梦工厂，创新驱动未来。
这个“痛客平台”忙忙碌碌，每天24小

时收集痛点，有价值的痛点再进入执行环
节，带动实体链条的转动。未来，在理想状
态下，痛点或将成为社会创新、创业乃至经
济部门的火车头。

这事实上已经部分成为现实。
蒋林毅是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小伙子，

贵州大松果科技有限公司的CEO，他认领了
大赛发布的一个痛点——流动务工人员欠薪
问题的实时监控和保障——换成大白话说就
是，怎样让包工头们没法拖欠农民工兄弟的
工资。

这个问题麻烦之处在于，第一，包工头
经常不跟农民工签合同，所以很难证明他为
包工头工作过；第二，即便签了合同或者有
了证明，又会陷入工资数额的扯皮，毕竟技
术上无法查证每个农民工干了多少活。

蒋林毅是这样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
工地安装虹膜识别设备，农民工每次上下班
要刷虹膜，相当于“打卡”或按指纹，但比
起打卡，它无法作假，比起按指纹，它效率
更高；第二步，刷虹膜采集的数据代表着每
个农民工的工作量，直接连通一个数据共享

平台，每个农民工都有一个账户，随时可以
登录去查询自己的工作量；第三步，这一平
台上的数据是包工头或企业无法更改的，过
了期限不发工资，农民工就可以拒绝刷虹
膜，这一异常动态出现之后数据平台马上会
向有关部门报警。

目前这一方案已经在一些工地上实施，
如果将来应用范围足够大，蒋林毅的企业就
有了商业获利的空间。

贵阳官方把它形象地称为“人在干、云
在算、天在看”。“数据铁笼”的试验如果在
贵阳以外的更大范围以政府采购服务的形式
推广，那么它同样可以支撑起一种商业模式。

在“痛客平台”帮助下，收集社会民
意；在商业化实现机制的帮助下，经济民意
转化为经济实体。这是用市场的手段部分实
现人们游刃有余地安排经济活动的理想。

然后我们再深看一个层次，如今“血汗
GDP”、“污染 GDP”已经引起社会的警觉，
人们对商业伦理的呼声不断增强，由“痛
客”带出的商业链条，初衷就是为了解决社
会之“痛”，起点上就有意排除经济活动的负
外部性，是否可以说更有助于中国商业伦理
的自然生长呢？

首届中国痛客大赛的题中之义之一，
就是“社会共治”，这或许才是社会舆论认
为痛客大赛“超级赞”的真正原因，人们
可以看到，从痛点到商业，这是关键性的
一步，能否实现，有赖于线下的试验实体
——贵州痛客梦工厂的商业模式。它的负
责 人 陈 东 说 ， 实 事 求 是 ， 这 还 在 探 索 当
中，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任何一个事情
都是螺旋式上升的”。

提出这样的想法、举办这样的活动的地方，为什么是贵阳？
有人说，“痛客”价值的实现是基于大数据的技术条件，贵阳正

好在大数据产业上“先行先试”，有强于其它地方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但大数据产业走在前面的，为什么是贵阳？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贵阳和许多西部地区一样，被贴上了一

系 列 不 那 么 令 人 愉 快 的 标 签 ： 地 处 边 陲 、 经 济 边 缘 、 人 才 外
流、劳动力输出、工业底子差、商业基础薄弱，人文环境比较
落后……

这一刻板印象今日还在，说明人的思维跟不上技术和时代进步的
速度。高铁在把中国“变小”的同时，也部分抹平了地理条件导致的
机会落差。现在从广州到贵阳走陆路只需要4小时，从北京到贵阳坐
火车的时间也已削减到原来的1/3。

以前人们能想到的是，交通的便利化会推动“产业梯度转移”，
在沿海地区生存不下去的产业，就搬到贵阳这样过去的边缘地带去。
不过今天看到的事实显然与推想并不一致，“痛客大赛”本身已经证
明了这一点，流失的智力资源已经向西部回归。

开放的贵阳要选择立足于自己的环境、生态、能源等优势，走出
一条创新发展的新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曾被探讨，但过去
不曾实现的概念，今天又变得越来越热了——“陆桥经济”。这是纵
观人类文明史而提出来的一个经济发展新阶段。一开始繁荣的文明都
出现于大江大河侧畔，这是“江河经济”；全球化开始以后，国际间
的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因此转向了“海岸经济”，沿海国
家和地区就占了便宜；而随着陆上交通技术的突破，经济活动更有条
件向内陆蔓延，长期分不到一杯羹又使得内陆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
间，这就来到了“陆桥经济”时代。

作为国家战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可以视为“陆桥经济”
的一种现实版本。把视野拉回国内范围的话，“陆桥经济”时代，其
实就是西部时代。

当然，过去的实际差距以及外界的刻板印象，在今日对于贵阳也
不见得是坏事。正因如此，贵阳自身就成了一个大“痛客”，才有

“痛客大赛”这一大痛点的出现。
在这个意义上讲，“痛客”之“痛”，是在新时期里为创新创业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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